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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凯姿

3D 地图上，海南热带雨林就像一只南飞
的蝴蝶。

鹦哥岭的桃花水母游弋在丛林湿地；吊罗
山小爪水獭重现故园；稀有乔木、藤和附生的
兰、蕨、菌类缠绕叠生；霸王岭山间，人类最濒危
的“近亲”海南长臂猿已增长到逾 30 只……这
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四月景象。安然栖
息的动植物，让如蝶的雨林翩翩起舞。

一年来的公园建设、体制试点、保护研究、
生态搬迁，人类已经学会与这片我国分布最集
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和谐
共处。随着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速建设，人和
大山、雨林将续写新的故事。

喊山

“嘣”，一记沉闷的声音划过雨林。
这是梁宜文在 2016 年听到的海南吊罗山

最后的枪响。年过五旬、跟热带雨林打了 30 年
交道的他心如刀绞，对着隐藏在大山里的盗猎
分子呼喊：“不要再打了！”

“嘣”，同样的声音，让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
镇的驯养员符大亮想起了 30 年前：一群群被誉
为原野精灵的坡鹿，一度濒临灭绝。“除了心痛，
别无他法。”

遍布海南 9 个市县、世界上热带雨林和季
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上唯一的“大陆性岛屿型”
热带雨林里，曾发出比枪声更令人无奈的叹息。

南渡江上游，陡坡上的高峰村位于海南热
带雨林核心区域，白沙黎族自治县发改委副主
任吴松青每次爬上去都气喘吁吁。“只有一条羊
肠道，村民住在茅草房里，遇上暴雨台风，乡干
部几夜睡不着觉。”

“一间瓦房三石灶，一条野藤挂家当”的高
峰村并非个例。雨林高山区域的许多村子，曾经
都是“无电村”，看病难、上学难、生产难。人们只
有打猎、伐林、割胶、烧山种稻，以维持生计。

“砍山、烧山，又困于山。”吴松青有次到一

户人家，见村民将一部手机绑在门梁上打电
话，稍微一动信号就断了，而更多人跟外界几
乎没有任何沟通。有人尝试过搬出大山。20
世纪 70 年代，短暂迁到外地的村民们，又因
为“生活不好”重回雨林坡地。

几十年来，雨林和雨林中的人，都经受着
生存拷问。

护山

海南长臂猿，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
1 9 8 0 年霸王岭省级保护区成立时，仅存
7 只。

1984 年，霸王岭乌烈林场的伐木工人陈
庆，决定收起手中的斧和锯，当一名护林员。
为了让长臂猿不再受侵袭，陈庆天天上山巡
视。有时候听到猿啼，他甚至凑近了，守候一
天一夜，有次还被踏翻的石块砸断右脚骨。

当时护林员月薪只有 80 多元，但对于陈
庆，保护长臂猿早已不仅仅只是一份工作：
“林子被伐后，裸露、荒凉，长臂猿失去他们生
存的地方。这种债，一辈子也还不完。”

2002 年，科学家们从森林资源卫星影像
中，发现海南中部山区的鹦哥岭山地分布连
片热带雨林。4000 多种动植物生息繁衍的鹦
哥岭，急需进行保护研究。

第一支科考队进驻鹦哥岭时，自带帐篷
和锅碗瓢盆。车陷在泥地里走不动，十几个人
就下车一起推。工作人员回忆，在保护站建站
之初“没经费，没场所，没车辆”，最大的困难
是缺人——向全国多所农林院校发送招聘信
息，只有 26 人报名，愿意来的都是满怀理想
的“80 后”。

几十年护山之路，在人地相争的矛盾中
反复打破和修复。海南热带雨林也有幸被圈
在一个个分离的保护区内，得到喘息。2019
年 1月 23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方案》，热带雨林保护迈出新的
步伐。

吊罗山、黎母山、尖峰岭、霸王岭等国家
公园片区，开始了电子围栏和天空地一体化
监测体系试点建设；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组
建成立；立法工作启动……这让中国监测长
臂猿时间最长的陈庆发自内心感慨：“雨林有
救了！”

护山，也不再是谋生的工作，而是“一份
有尊严的职业”。

离山

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城往南约 20 公里的
银坡村，是海南首个实施生态移民搬迁的自
然村。层林叠翠下，一幢幢黎族风格小别墅整
齐布列在空旷的平地。住在这里的人，早几年
还是“大山深处的居民”。

搬！要想保护雨林、脱贫致富，人就得离
开大山。

“没有打不完的猎，没有砍不完的树。”老
支书符贵春还记得，2017 年 38 户人家集体
搬入当地政府建好的新村时的场景：干群宰
牛喝酒，抱在一起，泪洒篝火。

搬迁之后，保护站的职工和村民共同制
定了森林资源管理村规民约，还将许多村民
发展为护林员。工作人员麦严说，大家一起建
旱厕、猪圈，发展生态养蜂、林下套种。银坡村
的新居民，每户领取一亩水田，每人配有十亩
橡胶林，乡亲们不再“日晒三竿起床，落日余
晖喝酒”，收入翻了几倍。

吴松青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后，高峰村剩下的 118 户今年也即将搬
离雨林核心区域，人为破坏雨林的行为将明
显减少，保护区也将得到休养生息。“村民们
原来享受的生态补偿政策不会断档，新的搬
迁政策还将带来新的福利。”

今年 3月 23 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生态搬迁方案》印发，海南宣布将在 2021
年底前，完成核心保护区内白沙、东方、五指
山、保亭 4 个市县的生态搬迁工作。11 个自
然村共计 1885 人将告别大山，拿到新生活的

“钥匙”。

赏山

今年 4月，腐生性草本植物“尖峰精灵灯
笼”在海南热带雨林首次被发现；早在 2019
年底，11 种特有兰科新种被发现；随后，睑虎
属新种“中华睑虎”出现在雨林多处岩石上。

在植物分类学专家刘国道看来，新物种
的不断出现，是海南岛热带雨林生态环境良
好的表征。“海南热带雨林这座物种基因宝
库，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物种等待挖掘。”这座
广受赞誉的“宝库”，目前已记录有野生维管
植物 3577 种，脊椎动物 627 种，其中生活着
8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更多护林员、监测员和科研人员眼里，

雨林更是公众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新模式
的一扇窗口。

这几天，霸王岭监测队员张志城常常可
以看到十几只长臂猿同时在林间觅食和嬉
戏，“它们不再害怕或抵触我们了，只要轻
手轻脚，隔着两三米都没问题。”他觉得，
未来雨林群山之间，又能重现“猿声啼不
住”的景象。

资深驯养师符大亮负责巡视的邦溪坡鹿
保护区，已经扩大到 5000 多亩。他亲眼见证
了坡鹿“复活”：“邦溪的鹿曾几乎被打光，几
十年心血终于换来如今的坡鹿成群，以后再
不需通过照片去认识这些原野精灵了。”

在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即将开放使用，
它将成为海南热带雨林重要的科普教育基
地。30 多名平均年龄 32 岁的大学生投身保
护站，开展动植物监测、研究和救护。

而整个雨林核心区外，已规划了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及众多旅游项目，环热带雨林
500 公里的高速旅游公路也在建设中，数百名
村民还组建起基层管护团队，雨林不但得到保
护，还能成为国内外游客赏玩的一道风景线。

“离开了大山，心还是要守着大山，远远
看着就好啊。”银坡村老支书符贵春说。

大山深处无人家，雨林内外一家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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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重庆 4 月 20 日电（记者
李勇、张桂林、陶冶）双桂湖、赤牛湖
等“五湖”碧波荡漾，润泽城乡；稻、
柚、竹、花“四海”覆盖山野，四季飘
香……

重庆梁平，这座昔日的“川东粮
仓”，近年来充分挖掘和运用好农耕
文化传统，以“湿地+”为抓手重塑
生态格局，运用现代科技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孕育出一座生态田园
之城。

“以粮为本”未变 田园

乡愁更浓

梁平，位于川东平行岭谷的明
月山和高梁山之间，是巴渝第一大
平坝，方圆 800 多平方公里，有“小
天府”之美誉。诗人陆游曾赞叹，“都
梁之民独无苦，须晴得晴雨得雨”。

如今，这里依旧沃野千里。暮春
时节，走进安胜镇乡间，细雨之下，
满目青翠，成片的水田里，秧苗刚刚
插就。这里种有近万亩有机稻，也是
梁平 10 万亩绿色水稻基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

当地干部介绍，“以粮为本”在
这里至今未曾改变，近几年，种粮更
种出了新景象。产出的冷沙米，一斤
能卖到 10 多元钱。依托春耕、秋收，
镇里还打造出“万石耕春”景区，办
起“晒秋节”，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感
受田园风光。

梁平还顺势发展农旅融合产
业，实现了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
房。在龙印村，“碗米”民宿经营者、
土生土长的梁平人蒋少国告诉记
者，他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在外闯
荡几年后，看到家乡的田园越来越
靓丽，索性回乡办民宿，甚至将工作
室也设在这里。游客不仅能享受田
园风光，玩陶艺，还可以亲自下稻田
里抓鱼捞虾。

梁平区委书记杨晓云说，旖旎
的田园风光，深厚的农耕文明，一直
是梁平最厚实的“家底”，近几年，梁
平着力守护和转化好农耕传统，让
农业效益更高，乡愁韵味更浓。

“湿地+”润城乡 好生态

迎客来

围绕梁平城区边的双桂湖行
走，只见碧波荡漾，白鹭纷飞，湖面

和岸边水田里，茭白、莲藕、莼菜等“水八仙”自然生长。这个
国家级湿地公园不仅成为梁平“城市之肾”，也是市民游憩
的好去处。

近年来，梁平区借助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推进全域
治水、湿地润城，打造以自然湿地为主体、以人工湿地为补
充的湿地生态群落。在城区及周边，依托双桂湖、赤牛湖、文
峰湖、龙象湖、金城湖等“五湖”，建设大中型湿地公园。

在浅丘山林地带，利用沟、塘、渠、堰、井、泉、溪、田等，
营造乡村小微湿地，并将其与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脱贫攻坚等深度融合，让小微湿地成为乡村振兴的美
丽风景。

位于明月山百里竹海深处的猎神村，村民过去靠挖掘
石膏矿和经营竹材为生，一度造成土地塌陷。如今，通过发
展“湿地+乡村民宿”，吸引村民和外地经营者纷纷加入。

从事民宿设计和建造的黑龙江人吴明龙，在村里承建
一个项目后，决定留下来搞民宿经营；在外经商多年的本村
人陈中明翻新了自家老宅，打造山水民宿……一年间，27
家民宿在猎神村如雨后春笋涌现。

万亩竹林映衬下，民宿经营者们利用沟谷、稻田，恢复
山地立体小微湿地景观，打造近山亲水的乡村体验项目，一
到节假日就“紧俏”起来。

水果没有“大小年” 科技兴农促振兴

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梁平近年还加快向科技农
业、数字农业迈进，柚、竹、渔、花果等特色效益农业快速崛
起，推动乡村振兴不断提升。

走进国内“三大名柚”之一梁平柚主产区合兴镇龙滩
村，漫山遍野的柚子树刚开出新花。一批百年老树和数千棵
新树错落分布。

“这棵柚子树快 200 年了，不要看它老，产量可不比三
四十年树龄的少，果子口感还更好，价格更高。”村民张文辉
指着自家院坝里一棵老柚树说。

龙滩村村支书何耀春介绍，这里有 200 多年的种柚历
史，过去收成靠“天”，产量“大一年、小一年”，这些年，引进
农技机构全程社会化服务，采取捕食螨等生物防治措施，培
育绿色、优质的精品柚子，价格从 2 至 3 元一斤涨到最高
10元一斤，户均柚子收入 3 万元左右。

“村里还把柚子园打造成 3A 级景区，真正实现了产量
不分大小年，旅游没有淡旺季。”何耀春说。

近年来，梁平还积极运用先进的农业物联网、大数据技
术，打造起重庆“数谷农场”，实现果蔬、花卉的工厂化生产。

在数谷农场“番茄工场”车间里，黑骑士、夏日阳光等
79 个品种的番茄长在一个个袖珍的椰糠容器中，来自以色
列的先进脉冲滴灌控制系统，让每次浇水精确到“滴”，保证
一年四季能产优良的果实。

如今，在高梁、明月两山之间，80 万亩绿色“稻海”、50
万亩参天“竹海”、20 万亩芬芳“柚海”和 20 万亩五彩“花
海”构成的“四海”与“五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杨晓云说，
梁平将深入实践“两山论”，探索“两化路”，高水平建设现代
田园城市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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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重庆梁平双桂湖畔的
三峡竹博园内拍摄的小微湿地景观
（4 月 9 日摄）。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群山环抱，一池湖水如硕大的蓝宝石镶
嵌其间，湖中巨石嶙峋、形态各异，宛若仙境。
这里曾是重庆东南地区开发最早、名气最大
的风景区，如今却几乎不见一个游客。

近两年，小南海景区不知不觉地在旅游
市场上“消失”了。

160 多年前，一场地震震断高山上的两座

山峰，巨石飞落截断溪流，形成了融山、水、石、
岛、峡等为一体的堰塞湖，这就是重庆市黔江
区的小南海。借助自然禀赋，小南海先后获得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等多个旅
游“金字招牌”，2017 年景区门票、船票收入达
1300 万元。

但小南海发展旅游存在先天不足：作为

市级自然保护区和黔江 25 万人共享的饮用
水源地，其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极其
敏感。黔江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骆相飞说，多
年来，尽管小南海加强了生态保护，设置了水
库隔离网，取缔了规模养殖，但农村面源污
染、生活污水乱排等生态环境问题仍时有发
生。尤其是湖面上的游船和周边农家乐带来

的污染，逼近了小南海的生态承载力极限，
威胁到饮用水源地的水质。2018 年下半
年，黔江区决策层最终下定决心，旅游发展
为生态保护让路，忍痛关闭小南海。

记者在小南海上游的新建村看到，一
个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即将投用。小南海镇
党委书记庞国军说，这个镇加大环保设施
投入力度，新建了 3 个污水处理厂和 30
公里污水管网，全面改造湖区农户厕所，
实行垃圾收运全覆盖，在饮用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范围内开展禁钓、禁养（规模养
殖）、禁排（污水）等行动，确保小南海
的一湖清水得到最严格的保护。

可景区“消失”的代价并不小，不仅门
票、船票收入变成了零，而且湖周农家乐损
失严重，收入减少了近 90% 。过去吃旅游
饭的原住民怎么办？黔江区决策层认为，小
南海镇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出路还是
发展旅游业，这就需要积极破解保护与发
展的矛盾。

于是，黔江区一方面严格保护具有保护
价值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小南海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之外发展“十三寨”景区。在“十
三寨”，农民们自己表演土家族歌舞，自己经
营各类山货土产，一家家具有土家族风情的
民宿纷纷开起来，那些擅长经营农家乐的农
户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会经营的，一年挣二
三十万元不成问题。

针对一些因生态保护限制不能继续经
营农家乐的原住民，当地政府尝试引导其发
展中药材等生态产业，并开设扶贫车间，提
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塘莲洞村委会主任李
绍才说，今年全村新种植了 120 余亩丹参，
年底就会有收益。在新建村老街的一间手工
纺织扶贫车间内，村民们正在赶制一批工作
服。生产主管谭培峰介绍，扶贫车间共有 28
个工人，平均每月有 1800 元至 3000 元左右
的收入。

如今，小南海的水越来越干净了。黔江
也正在编制小南海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
科学合理规划发展项目，力求在生态保护
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王金涛、周文冲）新华社重庆电

▲这是 4 月 8 日拍摄的小南海风光（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春风拂过东台新村道旁的柳枝，轻盈飞絮
漫天作雪。

村道旁的两行垂柳，是肖建军 2002 年种下
的。昔日树苗如今已卓然而立，风姿绰约。

东台新村，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村子
坐落在秦岭终南山脚下。今年 53 岁的肖建军，
是东台新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他坚持年年带
着村民一起种树，至今已记不清一共种过多
少棵。

“1999 年，国家启动退耕还林政策，我们村
900 多亩地中有 345 亩地退耕了。那时我作为
村干部，就带着村民在退耕地上种树。”肖建军
说，“村里树多了，不管耕地、居住，感觉都很好。
我就喜欢上了种树。”

肖建军说，最初村里种的是便宜的杨树，可
村民们提了意见。“杨树需水量大，种到田边跟

庄稼、果树争水，树形也不是特别美观，大家
不喜欢。我就想，不能什么树都栽，村里的树
种还是要精心选择。”

为了选出好的树种，肖建军跑了很多地
方。“我们这里是长安，‘长安十景’之一就是

‘灞柳风雪’。我就在入村的主道两旁种上垂
柳，柳树出芽早、落叶迟，随风飘荡也好看。”
肖建军说。

村里主道因垂柳增色不少，村民们也更
加支持肖建军的“种树事业”。“每年一说种
树，村里人一叫就来。挖坑的挖坑，浇水的浇
水，大家兴致都很高。”肖建军笑着说，“我们
村里过去都是土路，后来道路改造，每硬化一
段，我们就在道路两旁栽树。村里的角角落
落，都种上了合适的树。”

村子里的树木每年都在增加，不仅有松

柏、女贞、银杏等生态树木，还有成片的鲜桃
园、樱桃园，山坡上还有不少核桃树、柿子树，
现在东台新村的树木种类达到 50 多种。青山
南立，果园连绵，处处啼鸟声声，绿树花草掩映
着农家村舍……来到这里，人们仿佛不经意
间，走入了田园诗中。

阳光正好，村民卢媛媛身着古典服饰，坐
在自家的屋顶露台上。她望着终南春色，身前
的木桌上一壶清茶香气氤氲。她的身边，游客
王女士兴致勃勃地拍着照片，想把美景尽收
到手机之中，“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遥远记
忆中的家园，身心都安放了。”

20 多年前，卢媛媛离开生长的村子外出
做生意。离开村子时，在她的印象中，东台新
村晴天土、雨天泥。“几年前我回来一看，村子
完全不一样了，几乎走一步就是一处景色。许

多游客开车到我们村里来玩。”卢媛媛说，“那
一刻我就决定要回乡创业”。

两年前，卢媛媛把自家老宅重新翻修，改
成了充满意趣的民宿，在门前种植了花树、藤
萝，让房子融入村里美景之中。这个名为“依
山客栈”的民宿迅速走红。“现在我们每天都
有不少订单，但为了保证来的游客能有最佳
的感受，我们不得不限制接待量。”卢媛媛说。

环境的改变为东台新村聚集了人气，也
为村民带来了收入。“我们这个村共 570 多
人，已经发展起了 36 户农家乐和民宿，去年
人均收入达到 14000元。”肖建军说。

“我们住在终南山下，要种更多的树，把
我们的村子变得能配得上这山，变得和山一
样美丽！”肖建军说。 （记者姜辰蓉、李华、
李亚楠）据新华社西安 4 月 20 日电

种树南山下 诗意田园间

““消消失失””的的小小南南海海


	08-PDF 版面

